
当冬夜浓郁的黑缓缓地在城市里洇开，
所有的焦躁和忙碌便都瘫软下来。小区里
的高楼伸了一下懒腰，渐渐苏醒过来，那些
像蜂巢一样的建筑被一扇扇点亮。每一窗
灯火都让我好奇，像孩子无邪的眼睛，虽然
静静地保持着沉默，但都有自己的故事。它
们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看的情景剧《我爱我
家》，人世的故事都会在一窗灯火里发生，只
不过没有观众的哄笑，只有我一个孤独的旁
观者。那些未曾睁开的窗口到底发生了什
么，它的主人还在办公室焦头烂额，还是在
灯红酒绿中觥筹交错？不得而知。不过可
以肯定的是，他们迟早要回来，让灯光挤出
窗口，接着倏然而灭，最后脱下一身疲惫沉
入梦乡。

冬夜宁静而深沉，好像整个空间都被撕
扯得空旷无边，听觉的刺激会被极度放大，
所有的声音都显得悠远而清晰。大道上车
流摩擦路面的声音像河流在山涧奔涌地咆
哮，又像滂沱大雨暴躁地喧嚣。我经常误以
为窗外正有一场淅淅沥沥的冬雨悄然而至，
但又不敢确定，便打开窗户伸手试探，只有
寒风地撕咬。视线穿过楼栋的缝隙，那些疾
驰的车一闪而过，他们要去哪里？ 他们都
在忙着什么呢？

“啪”。某个角落，一颗鞭炮在孩子们的
怂恿下炸响，“啪”的清脆粗暴地撕开了冬夜
浓重的宁静，不断地在小区上空横冲直撞。
我想没人会去咒骂，只有了无趣味的人才会
生气。那“啪啪”的脆响牵着我回到了悠远
的童年。小时候，提心吊胆地挨过领取成绩
单的日子，孩子们便会像淋湿的小鸟一样抖
落掉一身的烦恼，尽情享受寒假的海阔天
空。小时候的农村物资匮乏，大多数家庭过
着自给自足的艰苦生活。而门口莽莽苍苍
的群山阻隔了大家的视线，没有残酷的比
较，我们自然过得满足且快乐。攥着皱皱巴
巴的零花钱，蹦蹦跳跳地来到小卖部，火急
火燎的买走两盒“刮炮”，一路上发挥天马行
空的想象，准备玩出一百种爆炸的花样。

插在牛屎上，丢进泥塘里，“刮炮”便让
它们开出了各式灿烂的花，虽然转瞬即逝，
却足以让我们欢呼雀跃一阵。如果有人不
幸被漫天飞舞的牛屎溅到，还没等他破口大
骂，大家便都一哄而散，各自躲进角落里幸
灾乐祸、窃窃发笑。我喜欢蹲着观察刮炮迸
发的力量在牛屎上剜出的大坑，就像嵌着花
边的大碗，又像战场上微缩的弹坑。我想破
坏是人类的天性，而小孩基本都是在破坏中
获取快乐的。想想历史上以征服为目的战
争，无不是伴随着蹂躏和破坏，好像只有破
坏，征服者才会有一种原始暴力释放后的酣
畅淋漓。诸如项羽眼里熊熊燃烧的未央宫
和闯王身后化为灰烬的紫禁城。

如果站在老家对面的山上俯瞰整个村
寨，我会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宁静。那些依偎
在一起的黑瓦木屋在绿荫的掩映中静静地
站立着，偶尔有几家悠悠的吐着几股炊烟。
人世沧桑，不知道它们在那里矗立了多少
年，婴儿呱呱坠地的哭闹和送葬队伍里孝子
贤孙的哭喊在这里不断上演，我却无从知道
它们曾经最初的主人。村里老人口口相传
的英雄事迹淹没在岁月中，而那些荒草萋萋
的孤坟坍缩在荒野里再无人祭奠，再也分不
清高贵与卑微。“啪”！一声炮响悠悠地传
来，慢慢地铺开，在空旷的空间里显得轻盈
而悠远。不知道是哪家的孩子点燃了炮仗，
或许是我逝去的童年扔进火塘里的炮仗，直
到某一个宁静的冬夜便悄然炸响。

在我看来，冬夜里第一声炮响就像枝头
冒出的一棵嫩芽一样，预示着春节的临近。
它让我无比的兴奋和温暖，就像久违的老友
在滚滚人流中一声热切的呼唤。当我转身
回头，循声望去，那些风尘仆仆的游子正顶
风冒雪焦急地赶回家。眼前的家从窗口透
出昏黄的光，母亲佝偻的身影映在窗玻璃
上，他站在门口，瞬间泪眼婆娑。妈！喉咙
哽咽，无人应答。他迈开步伐伸手推开家
门，将一身风雪甩在身后。

冬夜是温暖的。屋外风雪交加，屋内温
暖如春。一家人围着火塘，或家长里短，或
沉默不语，算不算是围炉夜话呢！一围火塘
便是一方人间的酸甜苦辣，腾腾的火焰就像
亲人久别重逢的喜悦。真有一种“今夕复何
夕，共此灯烛光”的感觉。在这样的夜里，我
会在塘壁靠上一个洁白的糍粑，一边倾听父
母轻声细语地交谈，一边观察火焰对糍粑热
烈地拥抱。随着“噗嗤”一声响起，糍粑便像
熟透的西瓜裂开了口，霎时，白色的雾气喷
薄而出。我急不可待的“火种取粑”，龇牙咧
嘴地在两手间来回倒腾，嘴里还不时发出

“咝咝”的声音，趁着滚烫的糍粑没缓过神
来，咬上一口，果然软糯香甜，口齿留香。

时间一天天过去，村里逐渐热闹起来。
房前屋后，左邻右舍，洋溢着幸福欢快地笑
语。如在平常的日子，年轻人各奔前程，留
下孤独的老人踽踽独行在灰暗压抑的老宅
里，总给人一种悲凉凄清的感觉。时代在发
展，儿时那种炊烟袅袅、鸡犬之声相闻的乡
村美景很难再见了。很多人在城里安了家，
很难想象当那些衰老的身影永远地消失在
村头巷尾，沧桑黝黑的木屋被喷上“此户长
期外出”的字样，幽深的村中小道会不会长
满青苔，漆黑的屋檐角落里会不会吊满狰狞
的蝙蝠。没有人气的滋养，历经百年风雨的
幢幢老屋终将颓败，化为废墟尘土。直到某
个游人怀着猎奇的心态从“水绕孤村，树明
残照”里走走停停，四下张望，就像在凭吊远
古的遗迹。

幸好还有春节。留守的老人站在村头
翘首盼望了三百多个日夜，每次都落寞地拖
着衰老的影子蹒跚而回。而今，春节临近，
孩子们扛着行囊推开了家门，草草拍掉尘
土，哈着气搓搓手，嬉嬉闹闹地挤到火塘
边。隔壁的矮子兄弟听到熟悉的声音，便扯
着嗓子大喊：大哥，来我家坐哈！农村很少

有水泥浇筑的高大围墙，最多也只是低矮的
土墙，大家的对话没有任何阻碍，在寒冷的
冬夜传得清晰明亮。他正陪着二公、二婆烤
火。估计那时二婆正坐在火坑边摇摇晃晃
地打着盹，二公正捏着小木棍翻弄着微弱的
火堆寻找熟透的红薯，而矮子已推开“吱呀”
作响的屋门，冒着凛冽的寒风朝我家走来。

在夜里，孩子们像一群麻雀一样兴奋的
东奔西跑，房前屋后都是他们的欢笑。一会
在倒立的饮料罐里点燃一颗刮炮，慌乱的能
量将它冲得老高；一会又端着玩具枪闪转腾
挪追击黑暗中的敌人，吊着两条鼻涕的大花
脸上，一双眼睛泛着英勇无畏的坚毅。偶尔
有人扯着嗓子哭喊，烤火的大人也无动于
衷，因为路过的左邻右舍自然会调解好纠
纷。可正当哭声在轰然而起的欢呼里，像小
蛇一样缩回草丛，消失不见，他们又如神兵
天降一样猛然推开屋门，像小猪一样拱开大
人的身体，歪歪扭扭地挤到火坑边，伸出皲
裂的双手迎接火焰地舔舐。大儿子喘着粗
气，站在门槛上，头已触到门楣，恍惚间，我
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那时我也站在上面
摇着“嘎嘎”响的木门，问妈妈弟弟怎么还不
回来！在烟雾弥漫的灶边忙碌的妈妈突然
停顿下来，像是若有所思，随后转头对我说
道：过几天，过几天就回来了。

冬夜的老家是自由温馨的。家家户户
都大门敞开，灯火通明。不用敲门，推门便
入，映入眼帘的永远是一围火塘。主人家会
热情地招呼你坐下烤火，同时端出瓜果招
待。老人烧的火塘火力微弱无力，哪怕有火
焰，也如风中之烛颤颤巍巍将熄将灭，除非
来了客人，他们才舍得添柴加火，好像这是
一种隆重的待客之道。年轻人烧的火塘始
终热情四射，烈焰腾腾，看那跳跃舞动的火
焰不时撩拨着坑上的腊肉，散发的温暖像小
猫一样在每个人身上跳跃游走。火塘边的

老人通常是沉默的，好像见惯了人情冷暖，
便对之后的岁月失去了激情和期待。而年
轻人就不同了，在一坑大火的烘托下，他们
推杯换盏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热切憧憬着美
好的未来。虽然现实并没让他们一帆风顺，
可他们依旧斗志昂扬信心满满。我想这就
是农村人的朴实豁达吧！不然这万家灯火
该为谁点亮呢！

记忆中，每到过年的时候，隔壁的三姑
婆家是最热闹喜庆的。因为她的子女都拖
家带口地从远方回来。祖孙三代，十几口人
齐聚一堂喜气洋洋。三姑公是个豪气的人，
烤火的方式也是别具一格的。他会在院子
里放一口大锅，然后从码放整齐的柴堆里抽
几块木材架在大锅里，烧起大火来。熊熊燃
烧的大火带着“吽”声在半空中张牙舞爪。
他们一家人围在大火边，火光一闪一闪地映
出他们通红的脸，同时拼命撕开了一院的深
深黑暗。在这时，没有人会嘘寒问暖，在沉
默中享受这份难得的温馨也是幸福的。通
常三姑公高兴了，几杯酒下肚，便会一边咂
着小酒，一边喊几嗓山歌。而三姑婆一直在
屋子里转来转去，不知道在忙着什么，嘴里
还嘟嘟囔囔地念叨个没完，好像有太多的事
在牵扯着她。让我感动的是她对父母的孝
心，从三十夜至正月十五，三姑婆都会在每
天的早餐、晚饭前庄重地在堂屋的供桌上摆
放瓜果，然后一边念念叨叨，一边虔诚的给
逝去的父母烧纸上香。

三姑婆家是村里不多见的围着高墙的
人家，但跳跃的火光和吵嚷的欢声笑语依旧
像调皮的孩子一样翻过了墙头，嬉嬉笑笑地
朝我招手。她家的铁大门是一根根铁管焊
接的，整个门上是大大小小的方格子，在我
的印象中随时都是紧紧地闭着，好像要拒人
于千里之外，实际上它热情而含蓄，只要轻
轻用力便能推开。通常我会先趴在铁大门
上向里张望，然后推开大门大摇大摆地走进
去。听到人来，在屋里转来转去的三姑婆就
会停止念叨，热情地迎上前来拉着我的手把
我摁到板凳上。有时候我会故意说：姑公，
火太小了，一点都不热和。这时有些微醺的

姑公就会生气的嘟囔道：你姑公家柴多的
是！一边说一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到堆
柴的角落抱几块劈开的松木架在大火上。
瞬间“干柴遇上烈火”，火焰“轰轰”的往上
窜，院子被照得透亮透亮的。因为火力太
猛，我只得用手提着板凳连连后退。我坐了
一会，打声招呼起身要走，在屋里转来转去
的三姑婆立即跑来拉住我，捏着腔调，嗲声
嗲气地说道：杨华那么乖，外头冷，多烤烤火
嘛。好像烤火是对我的至高礼遇。我认为
确实是这样，穿山越岭，一身风雪，夜归的孩
子推开门后便看见妈妈在热气腾腾的灶台
前忙着夜宵，角落里一坑大火嬉嬉笑笑地等
着，这是何等的幸福啊！我有些难为情，扯
了一百个理由，态度坚决，三姑婆转身抓了
一把瓜子塞进我的衣兜里，送我出门还不忘
叮嘱让我等会又来。

这是寻常百姓的“一围火坑”，没有惊世
骇俗的壮举，没有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没
有尔虞我诈的阴谋诡计，有的只有寻常巷陌
的人间烟火和温馨平淡。而大人物永远端
着架子，正襟危坐，身边的人无不诚惶诚恐、
战战兢兢。他们活得像老牛一样沉重，热烈
的大火烘不暖如履薄冰的心。北宋年间，宋
太祖赵匡胤与太宗赵光义来到赵普家，三人
席地而坐，围着一堆炭火烤肉喝酒。本是大
快朵颐、飞觥走斝的时刻，大家聊聊家常也
可，附庸风雅也罢。偏偏三人在肉香四溢的
屋子里指点江山，运筹谋划，把百姓的生活
情趣牵扯进腥风血雨的浩大历史场景里去
了。不知道后来还有多少阴暗毒辣的阴谋
是在华灯初上的傍晚敲定，有多少丑恶污秽
披着楚楚衣冠潜行在引车卖浆的市井里，又
有多少无辜的百姓将在他们的谈笑间流离
失所、妻离子散。我想大人物终究无福消受
这平民百姓的乐趣，“烛影斧声”的阴谋早已
在深宫里酝酿，并注定要在某个夜晚实施，
为后人留下无尽的悬念。

记忆中，每当我困到模模糊糊地睡去，
半夜又朦胧的醒来，三姑婆一家的欢闹声
依旧隐隐约约地穿透寒冬挤进我的屋子，让
我莫名感动。这不就是人们一直追寻的幸
福吗！

这世间有热闹，就有清静。每个人走着
走着就远离了喧嚣，最后蜷缩在孤独中，偎
着凄清的火坑回忆打盹。就像满公、满婆年
届古稀之年，孤独地守着一方幽暗的老屋，
除了一条老狗无精打采地窝在火塘边，就只
剩下几只母鸡觅食时“咯咯”地轻吟。这四
合小院，原先住着两户人家，后来一家搬走，
老人的儿孙也成家立业另建新居，剩下风烛
残年的老两口佝偻着腰，在昏暗的过道和满
是青苔的庭院“扪壁行蹒跚”。

冬夜里，寒气刺骨，老人却舍不得烧柴
取暖，偌大的火塘里燃着若有若无的火苗，
满公就蹲在塘边，将手伸进火塘里，像是要
把那团不大的火苗紧紧抓住。我想那团火
苗的热气是不会消散了，已经被他紧紧攥在
手里，然后顺着某个经脉如涓涓细流一样流
遍全身。他见到我来，便拉开了灯，屋子里
瞬间挤开了一圈昏黄。满公招呼我坐下，并
顺手从旁边拾起几根木棍，掰断后扔进火坑
里，在一阵“哔哔啵啵”的吵嚷后，冷清的火
塘总算热闹了起来。我也伸开双手迎接火
的拥抱。一个年轻人，一个垂垂老者，围着
大火，相顾无言。我主动生硬地寒暄几句，
寡言的满公才打开话匣子，讲起了故事。他
说解放初期，有几个解放军就住在这栋老屋
里开展工作，期间，秋毫无犯，真的是纪律严
明的部队。话语间，我看到了满公眼神里流
露的敬仰之情。此时，我不由环顾四周，惊
讶着这衰朽的木楼子竟然与一支光荣的队
伍有关。是不是在某个寒冷的冬夜，那些解
放军战士也会在这老屋里围着火塘商讨着
工作的进展！

我们正说着话，满婆端着瓜子从黝黑的
角落里走出来，然后放在我的旁边。她自顾
自地埋怨道：人老了，眼睛看不见了。我说
应该换一个瓦数大一点的灯。可转念一想，
眼睛都看不见了，灯亮不亮已经不重要了，
那如红柿子一样的电灯，最多只起到陪伴的
作用。不过，聊胜于无，起码让他们和子女
安心吧！想到这，一股悲凉的情绪涌起，让
我坐立不安，随后，我客套几句就匆匆离
开。这是他们的生活，我偶尔的关心只能安
慰自己，却很难驱散这一屋的冷清。

农历正月初八一过，农村与城市就会发
生截然相反的变化。大年三十、初一、初二
直到初七，城市就像被荒废的蜂巢，剩下不
多的本地人在建筑林立的大街小巷里倔强
地点亮一窗灯火，稀稀拉拉的，让人感觉像
是经过了一场浩劫。这时的人们大都回了
农村老家过年，曾经，对于人们，城市只是一
个梦想，而今当梦想在现实里安家落户，农
村好像变成了寄托乡愁的驿站、一个永远回
不去的家。只有在过年的时候，那一幢幢冷
清的老屋才会抖擞一下精神，透出灯火，升
起炊烟，腾起欢笑。而大年初八以后，它们
又像落寞的孩子瑟缩在角落里静静苦挨斗
转星移地无情变幻。

子女们都离家谋生，空荡荡的院落里还
残留着孙子们燃放的鞭炮碎屑，偶尔随风翻
滚着。三姑公站在院子里咂吧着草烟，落寞
地望着远方。最怕挂在堂屋上的大太太用
烟杆敲她脑袋的三姑婆，依旧按照习惯早晚
为逝去的父母燃香祭奠。她站在供桌前紧
闭双眼鞠躬作揖，依旧念念有词，我想她是
在为远行的子女祈祷。院子里的铁锅盛着
早已冰冷的灰烬，哪怕春寒如何料峭，都不
会再燃起大火，直到腊月的时候，才会被三
姑公从角落里拖出来犒劳回家的孩子。清
冷的深夜，我辗转难眠，二公起夜推门发出
的苍凉尖锐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显得异常
刺耳，我却听不见三姑公家传来的欢笑。黑
夜裹着寒气，冰冷刺骨，估计明天早上又要
打霜了！

◆杨华

冬夜
民国烟云杳，龙凤池雨寒。溯彼

覃公梦松，主政一方，人称三公之
贤。开蒙馆以兴教化，凿陂塘而溉桑
田。然则功名易朽，石碣难全，唯余
蔓草荒烟，空对断碣残砖。呜呼！百
年兴废，岂独斯坟？今以芜词吊荒
冢，试为往圣续遗篇。

昔者三公殁世，嗣裔营茔。三百
匠师挥汗雨，三载星霜锻玉瑛。镂石
成云霞之态，雕甍作鸾凤之鸣。双狮
镇墓若哮风雷，群仙浮壁似闻箫笙。
游鳞跃于渊薮，飞鸟栖于琼英。一碑
镂空，透玲珑之月色；万窍通明，映璀
璨之斗衡。观者拊掌，谓“花花坟”
者，岂非天工夺造化，鬼斧泣山灵？

然则谤言倏起，谓是剥民膏脂。
群氓汹汹，不辨玄圭。铁镐碎琼瑶之
骨，火燎焦翡翠之肌。狮首委尘泥，
忍见金睛泣血；凤翎折蒿莱，犹闻清

唳含悲。镂空碑裂作千片，如散落之
星辰；浮雕壁坍为万砾，似凋零之棠
梨。可叹百年心力，毁于一旦愚痴。

今吾来瞻，但见：断碣苔侵旧篆，
残狮目眦生蒿。月穿碑窍，恍若当年
银丝络；风过石隙，依稀往岁玉磬
敲。蝼蚁营巢于雕栋，蝙蝠悬栖于画
栲。昔之精魄，尽化磷火荧荧；畴昔
风华，都付野蔓夭夭。牧坚笑指说旧
事，村妪闲坐补鹑袍。

太息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
世。观此冢兴废，岂无深意？昔人营
之极奢，后人毁之愈厉。物极必反，
道在损益。若使覃公泉下有知，当悔
生前盛举。然则石可碎而艺不朽，冢
虽毁而名难蔽。今之残石遗雕，犹令
观者挢舌——彼三百匠师手段，真乃
斫轮老手，足为后世垂范艺！

印江毓秀，杨柳含章，新屯承瑞，
灯盏耀芒。挺银杏之嘉木，历世代而弥
昌。干耸巍峨，撑天地之雄气；根盘厚
坤，纳古今之悠长。

观四世同堂之古杏，春时嫩蕊初
萌，似星华乍闪；夏际繁枝盛展，若翠
幕高张。秋临金箔纷纭，飒飒而落英幽
凉；冬遇寒柯傲立，铮铮而劲节凌霜。
经千年风雨犹茂，历万载春秋愈强。

踏山水田园之故土，梵净龙脉齐
聚，通荆楚而连潇湘；原生石鸭列戍，
藏龙凤而呈吉祥。似仙禽栖息，闲瞻世
态；若瑞兽守土，静览沧桑。古杏作凭，
见证兴衰世相；山川为侣，历经尘世之
央。每念昔辰，幽思怎量？

遥忆李家太子，心怀壮志。亲率红
号雄师，义起乡邦。先攻石阡之府，后

震皇廷八荒。虽烽火销沉，然英名永
存，长伴良木苍苍。岁月迢迢，青史扬
扬。英魂虽杳，浩气恒长。

千年古杏，德润四方。庇佑黔黎，
善念昭彰。稚童嬉闹其畔，笑语萦于林
莽。耆老座谈往昔，逸情醉于斜阳。家
族和睦，共品天伦之喜；世代相继，同
书孝悌之芳。为士者，当效杏叶除疴，
济助苍生于危难；宛如杏仁益体，增延
益寿于平康。

岁在甲辰，时维三秋，游子李坚，
重返梓乡。瞻神树之芳华，叹星河之遥
茫。感浮生如若梦，似隙驹之迅往。唯
斯神木，抱朴守常。历沧桑而不朽，经
浩劫而弥刚。愿明日之故土，如古杏之
繁昌。垂盛名于千古，载美誉于瑶章。
定许山川之永久，共沐日月之辉煌。

◆李坚

新屯千年银杏赋

◆覃嵩松

花花坟赋

巍巍梵净山，悠悠邛江水。印江
古邑，茗茶芳香；缅瞻遐册，誉满天
下。观自然之鬼斧神工，黔省第一名
山，峡谷幽深，云蒸霞蔚。九十九溪
水，林籁泉韵；八百里云海，裙裾飘
飞。承天地之意造，四季温润和煦。

悠悠千载，史志记辉煌；匆匆百
年，古茶品春秋。仰日月，俯沧桑。
敬神农之胆识，尝茶叶为药方；品陆
羽之诗情，阅《茶经》之线装。抒怀咏
志，奇思遐想。从来豪客多饮酒，自
古雅士常品茗。高朋至，茗何处？高
山云雾出好茶，好茶从来伴名山。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永乐辛卯，梵净灵芽被赐封为贡

茶。高一尺乃至数十尺，叶如栀子，
花如白蔷薇。就其造之异，曰红茶、
绿茶。琥珀红
茶，定植于梵
净山；翡翠绿
茶，滋养于印
江人；今我为
赋，叙红茶之
流芳；思州方
物，含蕴人间。

红 木 箱
柜，红茶下子；
不移植，植生
子 。 多 子 多
福，矢志不移；
百年好合，珠
联璧合。生态
佳饮，茶正而
品纯。品牌响亮，旺销于四海。

层峦叠翠，竹雨松风。红茶叶片
万千绿，逢山遇泉笃不卷。种于苍岭
奇峰之险，傲群山；生于灵气充盈之
地，觅沃土；长于生态绝妙之山，塑清
风。吸天地之仙气而孕育精华，品质
卓尔不凡。

红茶之美誉，岂敢独关乎于
山水？

红二、六军团，会师于木黄；将军
山上纪念碑，俯瞰苍穹。水哮邛江而
觉醒，风飙梵净而激昂。茶山顶上歌
唱红军，红茶赓续红色基因，续后世
之华章。

筑巢引凤，项目招引。千米之山
巅，有贵蕊红茶；千亩之茶园，洋溪蒋
家坝。之属，兼以生烂石为上者，野
者上，笋者上，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
客。印江红茶，续贡茶之精髓，今有
宏源之于出口，茶投之于加工，云
云。长号相迎于众企，贵客满座于茶
楼。豪商巨贾纷沓而至，南朋北友携
手而来；收藏品鉴精神爽朗。

得红茶技艺之世代传承，于思邛
水畔，挂榜山之巅，茶之笋者，若薇蕨
始抽，妙龄女子，肩挎籝，凌露采焉，

晨迎旭日，玉指翻飞，为茶之牙者。
晚披霞照，背篓奔忙；茶园万亩，绿色
葱茏，凌风采摘，谈笑风生。其日有
雨不宜采，晴日有云不宜采，晴采
之。叶有千万状，光滑润泽为上者。
至叶调，沮易其状貌为下者。

于青瓦白墙，水筛簸箕间，以铜
铁铸之风炉，或泥砖为之土灶。锅以
生铁为之，滑于内，易其摩涤；沙涩于
外，吸其炎焰；脐长沸中，末易扬刚，
其味淳也。高超大师，竭尽才华，精
心制造而复杂。巳时萎凋，使叶凋而
色鲜；酉时揉捻，使溢汁而形塑；戌时
发酵，使味满而滋醇；丑时烘焙，使型
美而芳芬；寅时分拣，利于保质保
真。芳香浓郁，茶汤红橙。消炎杀
菌，养胃拒寒。

历经陶冶
锤炼，苍翠奇
葩，初有收获
喜开颜。条索
红柳，终成佳
品，傲视群英，
奉人间。能煎
可泡，细品细
尝；收藏赏鉴，
称赞颂扬。

闻世间之
乐音，多飘逸
于山水间。好
山 好 水 煮 好
茶，细品细啜
闻 茶 香 。 嗟

夫！一道好茶，以水为贵，火攻淬炼，
文武兼备。印江山泉，飞瀑错落，清
澈明亮，冬暖夏凉。夫酌之以匏，其
水，用山水为上者；其火，用木炭为上
者；其沸，沸如鱼目为上者。取慕龙
之水沏于白瓷碗，观叶片舒展，上下
浮落，花果香，茶汤落腹，甘润而清
凉；取来木泉以沏于青瓷碗，观春朝
日出，秋阳西落，红毛峰，入口清甜，
柔韧而绵长；取云上天池之水以沥
之，观红光带彩，金芽、蜜香，烈焰熔
金，入喉清爽，回甘生津。酌分三碗，
乘热连饮为宜；松间石上，瞰泉临涧，
援藟跻嵒，兼煮繁简。饮茶入境，岂
不快意人生！

诗养精神花样性，酒醉春风茶醉
心，清心雅欲；无边风月任追寻，红云
金顶笑吞天，豪情平添。茗采梵净，
水挹山泉。两耳清净世界，领悟行云
流水；酣饮琼浆玉液，坐看清风朗月；
一杯红茗，两袖清风；邛江滋养，源远
流长。君子惜之，定当品茗论道。癸
卯四季兮，红茶往寄于京城。夏之吉
日兮，际良辰以将烹。印江美哉兮，
名山出好茶；红茶妙哉兮，占尽天时
地利，再铸辉煌。

◆◆魏红敏魏红敏

印江红茶印江红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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